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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你学的什么专业？”

“针灸推拿。你呢？”

“我也是。毕业后想干这一行吗？”

“不一定，我想试试有没有更适合的工作。”

“我也这么想。”

……

毕业季，与求职相关的话题随处可见。但当

上面这段对话的双方都是视障应届毕业生时，原

本普通的事情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5 月中旬，由视障自主生活培训品牌“金盲

杖”和滴滴公益共同举办的“视障职场训练营”

开营当天，类似的谈话在营员间发生了好几次。

“宇宙的尽头是按摩店。”这是视障群体中流

传的一句玩笑话。受观念和现实等多种因素影

响，目前，推拿按摩依然是视障者最主要的就业

方向。不过，当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从小就在与

健全人共处的“融合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一代视

障者开始步入社会，“自主择业”正在成为他们日

益强烈的渴望。

他们想尝试在按摩店之外，找到安身立命

之处。

“困”在按摩店

大学毕业前，今年 24 岁的黄伟鑫基本上没

觉得眼疾给自己造成过多大的麻烦。

黄伟鑫不是全盲，有限的视力让他能看到

模糊的影像。从小到大，他没上过盲校，也没进

过特殊教育学校。身边的健全同学学什么、做

什么，黄伟鑫也学什么、做什么。2018 年，经过

高考他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成为数学系的一名

学生。

翻阅黄伟鑫的微信朋友圈，军训、辩论会、音

乐会……大学生活该有的体验他都没错过。因

为喜欢研究数码产品，从 2021 年起黄伟鑫成为

了一知名品牌的新品“体验官”，还受邀参加过其

新品手机发布会。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去年黄伟鑫着手找工作

时，发生了改变。黄伟鑫想当数学老师，他也参

加了从小学到高中各种级别学校的招聘，最终都

因为视力原因没能被录用。“即使是特殊教育学

校，也会优先选择健全的应聘者。”黄伟鑫说。

黄伟鑫是此次“金盲杖”职场训练营 15 位营

员之一。他的营友无一例外都来自“普校”——

这是视障群体对健全人占绝大多数的普通高等

学校的称呼。这其中，有 10 位营员学的是针灸

推拿专业。

然而在训练营的第一课上，当被问到想从

事什么工作时，没有一个人的回答里包含“按摩

师”这一选项。“我想当一名幼师。”“我想做一名

程序员。”“我想考法律专业硕士，将来找一份相

关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朱曦济长期从

事与残障群体相关的研究工作，用他的话来说，

学习针灸推拿对于一部分视障者而言，“既是保

障又是束缚”。

在我国，2014 年以前，视障人群只能通过单

考单招进入大学，大部分招生学校也只开设针

灸推拿、康复治疗和音乐表演专业。再加之过

去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视障者数量并不多，许多

人早早进入街边大大小小的盲人按摩店跟师学

艺。长此以往，视障者做按摩师似乎成了天经

地义的事情。

推拿按摩给视障者带来了收入，许多按摩店

提供的包吃包住的条件又省去了他们通勤、做饭

等“麻烦”。不过，一同被“省去”的，还有融入正

常社会生活的可能性。

营员张孟丽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针灸推

拿，对口实习是她的必修课。在按摩店期间，张

孟丽发现许多视障员工的生活只围绕着“两张

床”运转：上班时在按摩床旁为客人服务，下班和

休假的大量时间则在宿舍的床上睡觉、玩手机。

“半主动半被动的，大家被‘困’在了按摩店里。”

张孟丽说。

2014 年后，随着一系列制度出台，视障人群

获得了参加普通高考的权利，可选择的大学和专

业范围也随之扩大。但是受观念影响，不少视障

者的父母依然会为孩子首选“最保险”的针灸推

拿专业。

训练营进行期间，不止一位营员表示，每次

提及“毕业后不想做按摩师”，父母都难以理解，

“能靠这门手艺挣钱吃饭，有什么不好？”

可事实上，针灸推拿也并不天经地义就是每

一位视障者擅长的事。张孟丽很瘦，这是做按摩

师的短板：不管理论知识学得多好，实际按摩时

力气不够就按不出应有的效果，她的身体素质也

难以胜任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从“能够从事”到“可以胜任”

“说到底，大家在意的是选择的权利。”43 岁

的杨青风是“金盲杖”品牌创始人。大学时，全盲

的杨青风学的也是针灸推拿，但过去近 20年，他

当过记者、播音员、创过业。“按摩师并非不是一

个好职业，我们介意的是除做按摩师之外，视障

者的人生别无选择。”杨青风说。

随着社会和科技进步，视障群体能够从事的

职业已经越来越多。朱曦济团队做的一项调查

显示：目前，我国视障者的工作种类有数据标注

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程序员、客服、自媒体运

营、口述影像顾问、配音员、特殊学校教师、法律

工作者等。

当然，具体到每一个视障者个体，理论上的

“能够从事”和实际中的“可以胜任”间则有长短

不一的距离。就像不少营员曾被亲友所问及的

一样，“不做按摩师，你能做什么？”

训练营前期筹备时，曾向营员发放了一份调

查问卷，内容涉

及营员认为步入

职场对自己的挑

战和参加训练营

的原因等方面。

在 自 己 的 问 卷

里，张孟丽这样

写道：“走出学校

大门，面对社会，

感 觉 有 无 数 条

路，又好像无路

可走。”

和张孟丽有

相似感受的营员

并不少，许多人

都把“尚未确定

自 己 的 职 业 方

向”“不懂职场为

人处世之道”列

入问卷之中。

“ 抛 开 视 力

残障，他们的困

惑看起来与普通

高校毕业生并没有太多不同。”杨青风说，为此

训练营安排了一天的时间帮助营员学习建立客

观的自我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初步的职业

定位。

和健全同学一样，亲身尝试是视障大学生了

解自己、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营员中有人为了

消除对做按摩师的心理抵触，专门到知名专科医

院实习，结果只是进一步验证了“我不喜欢干这

个”的论断。有人跟潮流当过网络主播，结论是

“比做按摩师更不适合我”。

不想被“困”在按摩店，意味着要有按摩之外

的技能和能力。这是训练营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中重要的内容。对此，滨州医学院大四学生陈雄

很有感触。

陈雄喜欢听有声书，大学期间他就在网上寻

找给有声书配音的兼职。“制作方会发来数千字

的文章，我从中选择几小段配音后再反馈给对

方。”陈雄说，在业内这个过程叫“试单”。

然而，陆续试了 100 多单，陈雄始终没能真

正接到完整的一单。后来通过参加线上配音培

训班，他才知道，配音不仅是把文字念出来那么

简单，它需要配音者在理解书本内容的基础上将

自己代入角色、投入情感，同时还要保证发音准

确、气息流畅。

随着配音技巧进步，2021年，陈雄“开张”了，

他在一部名叫《落花》的言情小说中获得了为其

中一个小角色配音的机会。

那一单，陈雄的“片酬”不多，但对他而言，那

是意义非凡的一笔收入：在线上，试单者都是公

平竞争，没人知道他眼睛看不见。“我完全靠自己

的能力获得了报酬。”经过长期训练，这个福建男

孩说起普通话来已基本没有语音上的瑕疵。

放照片，还是不放照片

关惠仪有些犹豫：她不知道该不该在电脑上

那份即将完成的个人简历上插入一张证件照。

那是训练营的第三天，上午的课程由导师帮

助营员撰写、优化个人简历。

找工作，投递简历是第一步。然而许多视障

者在这一关就会遇到与关惠仪相同的两难选择：

在简历里放照片意味着一开始就“暴露”自己视

障者的身体特征；不放照片简历又不够完整，缺

乏竞争力。

那堂课上，该不该在简历中“亮明身份”的话

题在营员间引发了一场讨论。陈雄投出过不少

简历，“附上照片的基本都石沉大海了”。后来他

干脆删掉照片，反而接到了一些面试通知。陈雄

觉得，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自己至少多了些机会

和几率。

“那是因为用人单位事先不知情。”有营员马

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简历筛选阶段

就会淘汰视障求职者的单位不会因为面试改变

态度；反之，如果附上照片甚至直接注明“视障

者”身份的简历能够过关，说明用人单位认可自

己的能力，下一步面试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

多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出台过一系列帮

助残障人士就业的方针和政策。在今年 5 月发

布的《残疾人事业蓝皮书：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

报告（2023）》中，有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

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905.5 万人，占就

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总数的一半。另一组来自

中国残联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新增城乡残

疾人就业 59.2万人,比上年增加 18.4万人。

在总体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残障人群的就

业障碍依然存在。训练营里不乏多次求职失败

的营员。“企业无法进行无障碍改造”“不能保障

视障者上下班途中安全”“公司员工没有与视障

者共事经验”……每一项都可以成为用人单位

“婉拒”他们的理由。

尽管训练营营员大多从小生活在与健全人

的“融合环境”之中，但一些后者习以为常、一学

就会的事情，对这些年轻视障者来说依然是难

题。“简历里放照片”算一件，使用办公软件也算

一件。

由于电脑办公软件没有自带读屏模式且功

能繁多，即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视障者中也少

有能熟练操作的人。营员们很清楚，如果连职场

人通用技能都不具备，自己就不可能真正进入

“融合职场”。

简历写作课前一天，训练营安排了 office 教

学课程。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耳机里第三方读

屏工具的提示，关惠仪一点一点地在一个空白

word 文档里敲出了一份简历初稿。第二天，根

据导师的意见修改后，她小心翼翼地把那份设计

和排版都算不上精美的简历存档。未来，这可能

就是她打开职场大门的钥匙。

杨青风说，视障者无法左右用人单位的偏见

和顾虑，所以简历中放不放照片并没有标准答

案。“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为就业所做准备的程

度。”杨青风坦言，一两节课的训练无法显著提升

营员使用办公软件的水平，想要完全掌握，还要

靠他们在训练营后反复练习，“这也是视障者想

要平等就业必须付出的努力”。

健全人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欢迎大家，请跟随我的声音往里走。”

训练营第四天的主题是“职业观察”。中午，

一部分营员抵达了位于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的

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旗舰店。迎接他们的是店

里的视障员工吴双。

当即将离开校园的年轻视障者还在摸索前

进的方向时，他们的一些前辈已经走进了“融合

职场”。“职业观察”就是到这些先行者的工作场

合进行实地探访。

在那家人来人往的旗舰店，吴双有产品专家

和课程培训师两个身份，所谓“产品专家”，即要

在顾客挑选产品时提供协助和建议。

“我‘骗’到过许多人。”吴双不无得意地说，

由于对店内布置、产品情况非常了解，进店的顾

客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身边这位服务人员的异

常。时间长了，一些熟客都知道王府井有个“看

不见的小吴”。

杨青风认识吴双已有多年，他曾经“旁听”过

吴双的工作片段。借助无障碍化工作设备，从功

能介绍到折扣查询再到买单收银，吴双独自走完

了产品销售的全流程。整个过程中，那名男顾客

的注意力都在他心仪的手机上，仿佛吴双只是一

位再平常不过的店员。

一旁的杨青风却很激动，“那是我第一次感

受到真正的融合：健全人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也

没人觉得奇怪或诧异”。

训练营的“职业观察”分了好几条路线，关惠

仪选择去了北京心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心 智 互 动 ”），那 是 视 障 群 体 心 中 的“ 大

厂”——一家为视障者打造移动互联网社交及娱

乐平台的企业。

与吴双是自己所在门店唯一的视障员工不

同，“心智互动”的程序开发、新媒体运营、无障碍

测试等岗位都向视障者开放招聘。最多时，该公

司视障员工数量占比达到了 30%。

在“心智互动”，关惠仪“见”到了公司旗下社

群 APP知名主播、视障者圈子里的“网红”白马。

35 岁的白马最初走的也是“按摩师之路”，

他曾经还在北京拥有一家自己的按摩店，“说不

上喜欢，但能养活自己”。2017 年，“心智互动”

开发的面向视障者的一款游戏上线，生性爱热

闹的白马先是报名当“体验官”，后来又建立游

戏公会，吸引了不少追随者，也引来了“心智互

动”的关注。

接到去“心智互动”做网络主播的邀请时，白

马不是没有犹豫过，“按摩店的生意毕竟稳定”。

不过，在体验了一段时间兼职主播后，他发现自

己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和模仿能力有了施展空间，

粉丝们因此体会到的快乐又反过来让白马有了

成就感。

于是，在 30 岁出头的年纪，白马关掉按摩

店，成为一名全职网络主播。“勇于尝试，是找到

自己喜欢且适合的工作的关键。”

关惠仪很赞同白马的话。从大学起，她就做

过按摩师、品牌销售，组建过乐队，去年毕业后又

和朋友在大理创业。“也许兜兜转转，最后我们中

的一部分还是会回到按摩床边，但那就是尝试后

的选择了。”关惠仪说。

凸起的小标签

24 岁的李翔是“金盲杖”的老熟人，早在

2019年，他就参加过帮助视障者独立出行的训练

营。那时候，李翔还不太会使用盲杖，更不用说

自己去陌生的地方。

2023年，李翔已经能独自从山西老家赶到北

京，参加职场训练。训练营后期，几家愿意为营

员提供实习机会的企业对大家进行了面试，最终

李翔在 8个实习岗位中占得一席，拿到了一加一

职得公司的实习 offer。

花 4 年时间，从独立出行到初入职场，和健

全人相比，李翔的速度或许有点慢，但他却不着

急。他说，就像第一次依靠盲杖外出，只要开始

了，再慢也能走到目的地。

向李翔发出实习邀请的一加一职得是一家

致力于残障群体新职业研发、为企业聘用残障者

提供支持的公司。李翔说这很符合自己目前的

职业规划：他想靠自己的能力为残障群体就业与

生活提供服务，成为促进全国 8000 多万残障人

士更好融入社会的一根“接力棒”。

在闭营仪式上，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提

到，就目前中国视障群体现状而言，从事推拿按

摩依然是最主要的就业途径，但国家正致力于多

渠道开发视障者就业新形态，帮助这一群体更好

更自由地就业。

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残疾人就

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提出了“实现

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100 万人，残疾人就业

创业能力持续提升，残疾人就业权益得到更好保

障，推动形成理解、关心、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

良好社会环境”等目标。在此基础上，各地机关

事业单位、国企、民营企业都在积极出台政策，帮

助残障人群就业。

营员们也关心着这些变化。不过对他们来

说，在一个个细节、一件件小事上的感受或许更

为直接和重要。比如除了工作，租房、就医、衣食

住行等各方面对视障者的友好程度，都会影响他

们步入社会的难度和最终融入程度。

“职场观察”那天，吴双提到一个细节：旗舰

店里为员工准备了热饭用的微波炉，吴双入职

后，有同事在加热按钮上贴了一个凸起的小标

签，大大方便了吴双的操作。

“我们既不希望被歧视，也不需要特殊待

遇。有时候，真的只要一点小小的改变，我们就

能做到和大家一样。”一位在场的营员这样说道。

他们也想他们也想他们也想他们也想自主择业自主择业自主择业自主择业
本报记者 张千 郜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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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在训练营营员的背心上，写着“改变，不只是我”的字样。 吴昱洁 摄

对视障人士来说，在不在简历上放照片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本报记者 张千 摄

训练营结束后，部分营员获得了来自不同企业的实习邀请。
本报记者 张千 摄

“职业观察”当天，营员邵磊借助盲杖、手机导航App，走在去探
访的路上。 本报记者 张千 摄

关惠仪在借助第三方读屏工具操作电脑办公软件。
吴昱洁 摄


